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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开讲：

沉睡数千年 数醒惊天下

观众一：在考古研究过程中，如

何避免凭数据解读一切的盲目崇拜

与靠模糊猜想解读文明这两种极

端？

雷雨：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让
数据说话不能叫误区，应该是前进
的方向之一。如果能够有更多数据
来支撑我们回答一些历史问题的
话，应该是可以很好助力考古研究
工作的。

另外，我认为文科生和理科生，
或者说科技考古人员和田野考古人
员，应该结合起来。我们首先要理
解这些技术数据，去剖析去阐释，并
不是所有数据都有助于考古研究中
的问题解决。不同方向的考古工作
应当更好地磨合，相辅相成，一起寻
求破解考古难题的最优解。

观众二：您提到三星堆发现出

土了上百件人像，我们应怎样判断

神像、人像以及半人半神像？

雷雨：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全身像比较好判断，它们姿态各异，
有站姿、跪姿等等，有些手上还拿着
象牙、鸟、藤条、蛇，我们一般推测这
些都是在神坛上。因为神坛器物中
往往有各式各样的全身像，我们通
常认为它们是和祭祀活动相关的神
职人员。而那些包括戴金面具在内
的人头像，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当
时的世俗贵族。

现场问答

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

鱼形金叶 受访者供图

“在古蜀文明的‘满天星斗’中，最闪亮的那颗无疑就是广汉三
星堆遗址。”作为体现中华文明包容性、创新性和统一性的极佳范
例，三星堆的每一次“苏醒”都足以“惊天下”。

11月30日上午，岭南大讲堂第九期特别邀请三星堆博物馆馆
长雷雨开讲。作为长期主持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亲历多轮关键
发掘、深耕古蜀文明研究数十年的权威学者，雷雨以“沉睡数千年，
数醒惊天下——从三星堆看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为主
题，分享数十年来在考古一线收集的资料与独家发掘故事，为广东
观众带来鲜活的文明解读。

本次活动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
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

以下是本次讲座的现场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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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字的解读与考证

古蜀国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一个
古老国家，“蜀”是四川的简称，如同“粤”
之于广东。

“蜀”这一名称多次出现在殷周的甲
骨文和金文中。它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上半部分被很多学者解读为一只大眼
睛。然而，考古学者向来最为保守严谨，
在三星堆被发现之前，我们对此解读将
信将疑。

直到1986年发现一号坑和二号坑，
我们看法有所改变。它们出土了大量人
头像和人形面具，其中一件夔龙冠纵目
青铜面具的眼珠非常特殊，向外凸出十
多厘米。结合此前对古蜀国“蜀”字上部
的阐释来看，这种理解确有一定依据。

当年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大量青铜
制“眼形器”，夸张、抽象地表现眼睛，数
量非常多，反映古蜀人对眼睛有一种特
殊情感。我们认为这体现了他们对太阳
和光明的崇拜。四川日照较少，因此有
成语“蜀犬吠日”：蜀国的狗见到太阳都
会叫上两声，因太阳难得一见。

“蜀”字的下半部，很多学者认为代
表蚕。古蜀国第一代蜀王蚕丛教民养
蚕，说明在蚕丛时代，养蚕、缫丝产业已
较发达。考古上，在三星堆发现之前，我
们未找到相关实物支撑。但2019年在
新坑及一号坑、二号坑的很多青铜器上
发现大量丝绸材料物，说明器物在被放
入时外裹丝绸。丝绸的广泛使用说明
3000多年前古蜀国丝绸业已十分发达，
因此，目前对古文字中“蜀”字的相关阐
释被认为是可信的。

三星堆早期考古史

古蜀国历史在正史文献记载甚少，
现存资料显示其历经五个王朝：蚕丛、柏
灌、鱼凫、杜宇与开明。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蜀地正式纳入中原
王朝的统一管理。要全面了解古蜀国历
史，除依托四川当地记载，基本上只能依
赖考古发现。

所幸的是，近百年来我们在四川盆
地西部发现、发掘了一大批距今5100年
至2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遗址和墓葬，
三星堆遗址最为突出。它延续时间长，
等级最高，使早期古蜀文明的物质文化
面貌得以呈现世人面前。

三星堆考古史可追溯到1927年。
那年，广汉农民燕道成在自家门口疏通
水沟，意外挖出400余件玉石器，这些都
是贵族或者巫师用来祭祀的礼器。

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
国人葛维汉获悉后，萌发了到三星堆做
考古发掘的想法。他们发掘收获不少，
出土一批玉器和石器。其中的玉琮是典
型的中国文化器物，应受良渚文化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星堆的考古工
作大致可分几个阶段：上世纪50至70年
代，因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的修建，考古
机构对遗址进行了配合基建的抢救性调
查与发掘，初步认识其重要性；上世纪80
年代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式全
面负责三星堆的系统性考古工作。

那以后遗址之名才正式确定。遗址
现场有三个孤立土堆，文人附会为天上
撒落的三颗星星。其实此名自清代嘉庆
年间已有，于是依“最小地名”原则，定名
“三星堆遗址”。

目前我们已基本掌握遗址的分布范
围、堆积和保存状况：占地约12平方公
里，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先秦时期遗址。
其中心区域是由多道夯土城墙合围而成
的巨大古城，合围面积大致呈方形，有

3.6平方公里。按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在
商代，它是仅次于郑州商城的全国第二
大城市；若按城市体量衡量，地位堪比今
天北京上海。遗址北部发现三座巨大的
建筑基址，其中一座面积逾1000平方
米，为商代中国南方最大单体建筑。

遗憾的是观众目前无法直接参观三
星堆遗址。不过随着申遗工作的开展，
后年大家应该就可以到三星堆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游览了。

两大祭祀坑 发现惊天下

1986年我们发现了两个距今约
3000年的祭祀坑，出土文物造型奇特，
几乎都是被烧、砸后才放入坑中，这种贵
重器物的处理方式前所未见。所以这两
个祭祀坑很快震惊世界。

那次发现极为偶然。1986年，砖厂
工人在取土时挖出人头像和部分玉器，
随后考古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坑内用
火痕迹明显，青铜人头像脖子部位被烧
卷边，可想当年火焰之烈。在博物馆看
到的金杖是直的，但当时在坑里它是弯
的，证明当年是被扭折处理后再放入。

抢救性发掘时我们挑灯夜战，因担
心文物安全，又正逢夏天雷雨季。而最
犯难是给出土文物命名，很多器物在教
科书上没出现过。在商铜纵目面具被抬
出坑之前，有人甚至误认它为太师椅。
现在已有官方解读，据文献记载，第一代
蜀王蚕丛的眼睛是竖的，因此通常认为
这是蚕丛形象。

三星堆文物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
极高辨识度，拥有青铜时代最多的青铜
雕像、贴金面青铜人像、最多最大的青铜
面具，以及数量最多的象牙、最高的青铜
神树和单体人像等“世界之最”。

除青铜器外，金器也极具特色。
3000多年前，中原地区对黄金兴趣不
大，主要用于制作小件首饰。而三星堆
采用大量黄金制作面具和权杖，这些都
是当时中原所未见，是古蜀文明一大特
质。三星堆风格的器物群基本包括青铜
像、人像、神像、面具、神树、神坛及太阳
形器等，共同构成其最辉煌、最能体现古
蜀文明特质的珍宝体系。

“全民祭祀”

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核心造型特征
主要为人像、神像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半
神像，其题材尤其侧重宗教活动中的各
级神职人员与部落领袖形象。全身人像
一般被解读为祭祀人员，人头像则多被
认为代表世俗贵族，如部落领袖。全身
人像造型丰富多元，姿态、发型各异，部
分手持祭祀用具，充分体现出三星堆文
化对这类题材的偏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黄河流
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青铜
器，核心主体是一套以装酒、盛肉等实用
功能为基础的青铜礼器体系。这类礼器
由贵族或祭司掌控，既是身份等级的象
征，也是礼制秩序的物质载体。祭祀时
用于仪式，死后随葬以彰显地位，形成一
套完整礼制规范，是黄河流域青铜文明
的典型特征。

简言之，三星堆青铜文明以“人像”
为造型核心，而中华文明核心区域则以
“容器类礼器”为核心载体，造型主体的
差异折射出不同区域青铜文明的独特精
神内核与社会形态。

与中原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明神
权色彩更浓，祭司集团的影响力可能远
胜世俗贵族。三星堆大概率存在“全民
祭祀”风潮，层级分明，上至国王、下至百
姓，祭祀贯穿各阶层。“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但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却呈现出“重
祀轻戎”。遗址几乎未见兵器，却遍布各
类神器。这表明三星堆可能是以神权为
核心的政体，社会结构与中原王朝明显
不同。

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正是
由于三星堆文化这种狂热的祭祀，把最
好的资源都贡献给了神明，而不是用于
正常生产生活，所以这一政体注定不可
持久，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

三星堆文化面貌复杂，是本土特征占
主导地位的多元复合型文化面貌。我们
目前从遗址发掘出土五万多件文物，其中
绝大多数是陶器和石器。陶器在考古研
究中尤其重要，因为它对判断遗址年代具
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价值源于陶器“易
碎”的特性，使得变化易于观察；相比之
下，金器和青铜器材质坚固耐用，经漫长
时间，器型和风格也难发生大的改变。

六大新坑的发现

接下来介绍一下2019年以来的新
发现成果。三星堆出名之后，成为四川
文旅所谓“三九大”（三星堆、九寨沟、大

熊猫）的头号IP。
“只有这两个坑吗？”媒体这样问、公

众这样问，我们当时压力很大。后来十
八般武艺都用上了，没想到还真一下子
又找到六个新坑。

连续发现六个新坑后大家特别兴
奋，立刻投入大量精力发掘。这次发掘
创新性采用了全球首创的全封闭考古方
舱技术。在大棚内部将各坑体单独罩设
密闭方舱，保持恒温恒湿，同时配备各种
功能的保护系统，为象牙、丝绸等脆弱文
物提供预防性保障。

实际上开展发掘工作的都是年轻
人，因新坑底下全是各种器物，没法下
脚，所以都是趴着工作，再年轻，一个小
时也得换一批人，因为长时间趴在坑底，
血液倒流会导致眩晕。

对六个新坑的发掘工作，四川抱着极
其开放的态度，容纳了北大、上大、川大和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个单位。三号
坑是上海大学，四号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五、六、七号坑是四川大学，因为
五、六号坑规模较小，就安排在一个方舱
内进行挖掘，北京大学是八号坑。发掘过
程中四家单位“同台竞技”。

接下来介绍这六个坑的发掘简况。
每个坑挖开上层填土后，下面是灰烬层，
灰烬下面就是器物，器物第一层一般是
象牙，这是大坑的规律。

三号坑出土的巨型青铜人面具，和
当年二号坑出土的面具体量一样。除了
巨大的青铜人像以外，也有很多迷你小
型青铜人像出土。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是一件典型三星
堆风格全身人像，跪姿，头顶一个“大口
尊”，是中国最传统的礼器之一。古蜀人
将顶礼膜拜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八号坑出土青铜方尊，目前这样的
方形尊仅两件，另一件在台北故宫博物
院。“尊”在中原一般用来装酒，但三星堆
出土的这件几乎未检出酒的残留。那里
面放什么？放海贝（玉器等）。四川地区
不靠海，海贝主要靠贸易得来。可见八
号坑青铜方尊虽借用中原礼器形制，却

保留三星堆自身的使用方式。
我们负责的四号坑在发掘初期遇到

困难，第一层的象牙烧毁严重，保存状况
差，很难发掘取出。直到出土这组青铜
扭头跪坐人像，我们方感欣慰。三星堆
出土的上百个青铜人像和人头像中，写
实的、没有戴面具只有五件，这就占了三
件，且在其他坑里都未发现。此外，三件
人像的外观更接近现在中国人的面貌，
表情生动写实。

五号坑满坑都是黄金器物，我们常说
考古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五号坑的队员
常开玩笑说自己是“面朝黄金背朝天”。

六号坑内有一个棺材大小的木箱，
箱内侧还有朱砂。我们曾对其抱很大期
待，但结果令人失望，箱内未发现任何肉
眼可见器物。后来技术检测到强烈的丝
蛋白信号，才反应过来应是一箱已泥化
的丝绸。

七号坑是个大坑，出土造型奇特的
“龟背形网格状器”，像两片荷叶一样的网
格状青铜，把一件像龟背形状的玉器夹在
中间。黄金树叶被做成鱼的形状，上布圆
孔，我们推测是挂在青铜神树上。青铜神
树挂满黄金树叶的场景光是想象就让人
震撼，可以想见古蜀文明盛况。

八号坑的神坛非常有意思，是复杂
的组合类器物。神坛上人物众多，展现
了古蜀人祭祀场景。这类器物最能表达
三星堆文化复杂深邃的价值观、丰富的
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

“最有个性，也最调皮”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
勤先生曾说过，鉴于古蜀文明的独特性，
如果不深入研究古蜀文明，就无法构建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完整图景。随着
三至八号坑的发现，我们意识到先生这
句话的贴切。

他强调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中华
文明在多元并存的阶段时，兼容了很多
区域性的文明。我认为古蜀文明是众多
区域性文明中最独特的一支，最有个性，
也最调皮。它表达等级和权力的体系和
中原不同，中原是“九鼎八簋”，鼎是中国
最具标志性的青铜礼器，但古蜀文明只
有青铜尊。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西北方是游
牧民族区，东南方是农耕文明区，这两大
文明很早就产生持续不断的战争与贸易
往来。在两者的接触地带，考古学家称
之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该区域的文
化面貌通常特别复杂，而三星堆遗址正
好位于其边缘。

以多件文物的细节为例，它们身上
有很多典型的中国元素符号。如跪坐人
像手里拿着牙璋；三星堆风格人像常常
头顶各式的尊。即便那些看起来最独特
怪异的青铜器，其铸造技术和合金比例
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亦属同一系
统。

总之，三星堆的发现可说是从根本
上改变了世人对古蜀文明发展水平的传
统认识。

古蜀文明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中
国青铜文明的内涵，它是中华文明丰富
性、多样性的最好表达。三星堆的魅力
不仅在于其独特的文物，更在于它是中
华文明包容性、创新性和统一性的极佳
范例。独特瑰丽的古蜀文明，昭示了我
们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多元阶段的多
样性，也显示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
体的发展进程。


